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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制”：２０世纪中国本土原创

教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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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先生制”是陶行知针对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资源匮乏、文盲率居

高不下的现实困境，融汇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与西方进步教育思想而提出的原创性教

学理论与方法，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光芒。“小先生制”得以迅速覆盖全国并远播

海外，不仅因应时代之需，还源于其思想洞见与西方现代教育学、心理学重要研究

成果相契合。人工智能浪潮奔涌向前的２１世纪，“小先生制”的使命任务已经从扫

盲普及的 “小先生运动”转向核心素养培育的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并通过 “教

师—小先生—人工智能师”这一核心载体，推动建构人智协同共育的课堂教学新样

态。这一赓续传统之脉、破解当下之困又回应未来之变的实践路径，不仅为我国教

学论研究回归本土语境、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范例，也为推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套学理扎实且易于操作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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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

代教育研究者的应有之责。教学论作为其中的一

个重要分支，理应赓续中华文脉、回应本土教育

诉求、贯通当下与未来实践，建构一套可复制、

可推广的本土原创理论范式与行动框架。然而，

当前我国教学论研究对自身思想精华的挖掘与阐

释仍显不足。因此，回归文化根脉与教育传统，

传承与创新扎根中国大地的原创性教学理论与方

法，其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已不言而喻。２０世

纪上半叶，陶行知历经１１年探索提出的 “小先

生制”，诞生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语

境，既是破解教育普及困境的原创性实践方案，

也是融通中西教育智慧的原创性理论体系。“小

先生制”以儿童为实践主体，依托 “工学团”这

一系统化组织载体和逐步壮大的 “小先生运动”，

迅速覆盖全国并远播海外，以实干践行历史与时

代交付的使命任务。其理论内核所承载的尊重儿

童主体性、倡导共学互教、追求教育公平等见

解，与当下聚焦核心素养、转变学习方式等要求

遥相呼应，展现出历久弥新的蓬勃生命力。在人

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变革、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得

突破性进展的２１世纪，研究 “小先生制”不能

仅仅停留在经验总结或现象描述，还应深入挖掘

其本土基因与演进脉络，揭示其理论内核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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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及其教学意蕴，进而探索其与智能技术及现

代教育理念耦合共生的当代转化路径。

一、溯源与创生：“小先生制”的生成逻辑

及其体系建构

探究 “小先生制”的生成逻辑，一方面，应

追溯其在教育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的现实困境

中，如何从思想雏形系统化为一套实践方案；另

一方面，应聚焦其如何融通中西教育智慧，最终

实现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原创性建构。

（一）现实土壤：破解教育普及困境的原创

性实践方案

“在近代中国，启蒙和救亡或并时而作或交

替而兴的双重变奏不绝于耳。启迪暗昧稚弱的民

众和挽救危急存亡的国运，始终成为令众多的思

想家和教育家心力交瘁的两大难题。”［１］教育乃济

世救民之根本，故陶行知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身

事业，由美回国途中更是立下 “我要使全中国人

都受到教育”［２］１４的宏愿。面对贫苦大众求学无

门的困境，陶行知苦苦思索 “如何使没有机会受

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３］７１８。面

对教育经费极度短缺、文盲率居高不下的社会现

实，陶行知发现 “师范生乃至整个知识阶级不是

教师唯一的泉源”［３］７８４，小孩子亦有教人的潜能，

也能担起先生之责。这一认识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２３年，陶行知受长子陶宏一面学、一面教次

子陶晓光读 《平民千字课》的启发，提出了 “用

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的 “连环教学法”，其

中已然蕴含 “即知即传人”“以教人者教己”等

思想雏形。南京晓庄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 （以下

简称 “自动学校”）、新安旅行团、西桥工学团

等，都是 “小孩教小孩”的鲜活例证。小孩不仅

能教小孩，还能教大人：时年６岁的陶晓光不仅

教祖母读书识字，还教晏阳初学唱歌曲；自动学

校的孩子为陶行知润色诗稿提供思路；新安旅行

团与孩子剧团积极奔走各地，向广大民众宣传党

的抗日主张。陶行知对此不禁慨叹道：“小先生

是负着普及教育之使命，穷社会除了重用小先生

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教育普及。”［３］６５６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８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举

行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开

创性地提出了 “小先生制”。这标志着 “小孩子

能做先生”的设想体系化为一套教育普及实践方

案，动摇了 “长者为师”的传统认知，擎起了

“知者为师” “能者为师”的旗帜。 “小先生制”

自诞生之初便迸发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短短

１１个月就已经覆盖全国２３个省市，不愧是 “穷

国普及教育最重要的钥匙”［３］６５９。在实际推广过

程中，以安徽省和广西省的做法最具代表性。安

徽省率先发布了通令，规定 “每所小学、私塾，

至少要有二分之一的小学生 （十五岁以下）做小

先生……全省民众均须依照 ‘即知即传人’之原

则，一齐起来，在一年之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

及出去”［４］，从政策层面确立了 “小先生制”的

合法性。广西省则在实践的系统性与社会动员上

更进一步。时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的雷沛鸿，将

“小先生制”作为推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

重要教法。为了在全省系统推行 “小先生制”，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专门设立了 “小先

生训练班”，从实验中心区的国民基础学校中选

拔学生，传授其送教育上门的实施办法，并以训

练班学员为骨干，开设了 “省会小先生普及教育

团”。陶行知从不同角度对两省实践作出评述。

在实验推进的系统性上，他指出：“人都说安徽

是全省推行教生即是全省推行小先生。其实，安

徽对于小先生只是象私人劝导的干法，不能算为

一个真正的试验……小先生的脚迹虽已跑进二十

五省市，但唯一的有系统的实验，到现在还只有

广西”［３］８７２；在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上，他特别肯

定广西小先生的参与热情与组织化程度，着重指

出：“还有广西的小孩，也值得恭维。三、四年

前风卷云翻的广西小先生运动是不必说了，省会的

战时儿童服务团，我是亲自看它创造起来的。”［５］３０８

随着 “小先生制”在国内的实践日趋成熟，

其辐射范围更延伸至海外，不仅东渡日本、南下

新加坡、西进印度，还远播欧美诸国。１９３６年，

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前往英国伦敦参

加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他在会上先后

以 《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和 《推行 “小先生制”

普及教育》为题作报告，系统介绍了 “小先生

制”的缘起、实践路径及成效。此举不仅受到多

国代表的关注和欢迎，还为资源有限、亟待教育

普及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套彰显中国智

慧的实践方案。随着中华民族危机愈发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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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运动”逐渐从单纯的普及识字教育走上

了解放劳苦大众的道路。因此，小孩子不仅教人

读书识字，还争做打倒帝国主义的小先锋，通过

故事、电影、歌曲、诗歌、话剧等形式，“向大

众宣传民族的危机和民族解放的路线”［５］１０３，唤

醒民众共赴国难，扛起救亡重任。在此期间，

“小先生制”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与管理方式，

成为抗日根据地不少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手

段。［６］抗战胜利后，“小先生制”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１７个解放区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小先生队

伍正在扩大，为在那儿居住的１亿民众服务”
［５］５５７，

成为普及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紧密团结群

众的基石，为解放区的建设与革命事业的发展筑

牢了文化根基与群众基础。

（二）思想源流：融通中西教育智慧的原创

性理论体系

“小先生制”与英国的 “贝尔—兰卡斯特制”

（以下简称 “导生制”）存在本质区别。虽然二

者均孕育于教育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的现实背

景，也都经历了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兴的演进过

程，皆以学生共学互教的形式推动教育普及，但

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与思想源流迥然不同。陶行知

对此曾明确表态，“导生制”与我们这次所发起

的运动是毫不相干的［３］６５６，强调 “小先生制”不

是关起门来教人，而是要打开门来教人，具有赓

续中华文脉、直面本土教育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特

质。然而，彰显理论体系的原创性，“并不意味

着要全面拒绝西方教学理论，而是首先要扎根中

国大地办教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课程

教学改革的本土原貌里，创新理论、探索实践，

同时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与教学论研

究成果”［７］，其根本立场在于扎根本土教育实践，

以创造之力促成中西思想融通共生。

“小先生制”作为陶行知推行 “生活教育”

的理想途径，其思想源流在本土文化根基上，既

是对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先知觉后知，先

觉觉后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学相长”等传统

教学智慧的激活，也是对 “唯师是从”“重知轻

行”“重文轻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等传统思想观念的扬弃。在外部思想借鉴上，培根

（Ｂａｃｏｎ）、笛卡尔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保尔森 （Ｐａｕｌｓｅｎ）

等哲学家所倡导的实验主义精神，为 “小先生

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支撑。在此基础上，陶

行知进一步融通了詹姆斯 （Ｊａｍｅｓ）、杜威

（Ｄｅｗｅｙ）等实用主义者的核心思想主张，并内

化吸收了卢梭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裴斯泰洛奇 （Ｐｅｓ

ｔａｌｏｚｚｉ）、福禄贝尔 （Ｆｒｂｅｌ）等教育家所推崇

的顺应儿童自然发展、尊重儿童天性、释放儿童

潜能等理念，还借鉴了克伯屈 （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以

有目的的活动为核心的 “设计教学法”、桑代克

（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聚焦即时强化的 “效果律”等西方

现代教育理论及心理学研究成果。

陶行知从进步主义儿童观中汲取智慧，但更

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创造。［８］他融通中西教育智

慧，推动 “小先生制”从一项注重普及大众教育

的实践探索，逐步系统化为一套兼具学理性与操

作性的原创性教学理论与方法。徐特立对此曾称

赞道：“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

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比

我高明。”［２］４４４陶行知为系统阐释这一理论体系，

先后发表了 《小先生》《怎样指导小先生》《小先

生解》《小先生与民众教育》等多篇文章，明确

界定了 “小先生制”的概念、原则及方法。其

一，“小先生制”打破了 “先生即教师”的传统

认知，主张 “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

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

生”［３］６９１，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社会 “看不起小孩

子”的旧有观念。陶行知坚信 “小孩子人小志不

小”，主张通过 “六大解放”激活儿童与生俱来

的创造潜能，并以 “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

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３］６９１为依据，将教育重

心从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 “闻道”，回归到以实

践创造为重点的 “过生活”。其二，“小先生制”

确立了 “知识为公”的价值主张，鞭挞 “守知

奴”将知识当作传家宝和古董，甚至是待价而沽

的商品。知识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人人均

可呼吸的空气，“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

及众生”［３］７４３。“即知即传人”作为 “小先生制”

的原则，不仅内化为小先生 “追求真理”的动力

源泉与 “自觉觉他”的使命担当，更外化为 “教

人去教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其三，“小先生制”

建立了指导与考核并重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各

校将 “小先生教人”纳入学校常规工作，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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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各村巡回指导、工学团集体指导及随堂

个别指导，帮助小先生明晰职责意义，掌握生源

招募、问题化解、教学恒心维持等实操技巧；另

一方面，小先生需要每日将所教对象的文字学习

成果交给导师考核，导师利用积分制、小先生履

历表、小先生每周报告单等工具，追踪评估小先

生的教学质量，并定期公示成绩登记表，以便于

小先生直观对照分析。

二、诠释与解读：“小先生制”的学习机理

及其教学意蕴

“小先生制”不仅在中国教育普及事业中功

不可没，更凭借其历久弥新的蓬勃生命力，持续

吸引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局

限于经验总结或现象描述，未能从本质上阐释

“小先生制”永葆青春活力的深层机理，从而限

制了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课堂教学改

革。“小先生制”历经百年依然生机盎然，不仅

源于其契合时代需求的外在适应性，更因其学理

内核所蕴含的思想超前性，与当代国际教育心理

学界的主流取向不谋而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季清华 （ＭｉｃｈｅｌｅｎｅＴ Ｈ Ｃｈｉ）领衔提出的

“ＩＣＡＰ 框架”（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为 “小先生制”提供了当代学习科学

的理论阐释。

（一）“ＩＣＡＰ框架”：国际教育心理学界最

有影响的创新研究之一

季清华带领团队经过一系列猜想、概念论证

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将行为作为度量标准的

“ＩＣＡＰ框架”。“ＩＣＡＰ框架”根据学习者的外显

行为，定义了认知参与活动，并将其分为被动学

习、主动学习、建构学习和交互学习。［９］２２０按照

季清华等人的界定，被动学习是指学习者专注于

教学材料并从中接收信息，但从未主动进行任何

其他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主动学习是指学习者以

某种外显的运动行为或物理操作，主动对学习材

料进行加工。建构学习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材料之

外生成或产生额外的外化输出或产品的行为。交

互学习是指两个及以上学习者在对话中相互交流

思想，提出了一些超出原始学习材料和双方最初

都不知道也无法单独产生的新想法。

下面以听讲座、读课文和看视频三种常见的

学习活动为例，具体说明四种认知参与活动的差

异。听讲座时，被动学习者只专注于接收与教学

相关的内容，不伴随任何其他行为；主动学习者

会重复或背诵、抄写解题步骤、逐字做笔记；建

构学习者会出声思考、绘制概念图、提问；交互

学习者则会以结对或小组为单位，围绕观点展开

辩论。读课本时，被动学习者的行为局限于默读

或大声朗读整段文本而不做任何其他事情；主动

学习者会对重点内容做下划线标注或高亮处理、

通过复制与删除原文进行概括；建构学习者会进

行自我解释、整合多文本信息、自己组织语言做

笔记；交互学习者则会表现为与同伴互问互答，

共同深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看视频时，被动学

习者仅观看而不作任何操作与反思；主动学习者

会通过暂停、播放、快进、倒放等操作控制视频

进度；建构学习者会阐释视频中的概念、与已有

知识或其他材料进行比较和对照；交互学习者则

会与同伴就理由进行辩论、交流共性与差异。

不同的认知参与活动引起不同的知识变化过

程，不同的知识变化过程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学习

结果。季清华从行为模式的层级性质出发，预判

了四种认知参与活动的学习水平高低：交互优于

建构，建构优于主动，主动优于被动，即Ｉ＞

Ｃ＞Ａ＞Ｐ。第一，接受是被动学习的特征。新

知识以孤立或封闭的方式编码储存，形成 “惰性

知识”，只适用于不需要与已有知识进行结合的

学习。虽然这类知识可以被检索和回忆，但只有

在提供相同线索或上下文时才能实现。在四种认

知参与活动中，被动学习是最低限度的理解。第

二，操纵是主动学习的特征。当学习者主动参与

时，可激活相关的已有知识，通过同化或整合，

填补已有知识的空白，促使原有知识结构更加完

整和牢固。与被动学习相比，主动学习取得了一

定成效，至少达到了浅层次理解的程度。第三，

生成是建构学习的特征。此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

实质性变化。在概念域的语境中，学习者通常会

生成推论和关系；在程序域的语境中，学习者则

会生成原理和理由。建构学习有助于深化学习者

对材料的理解，从而实现知识迁移。这种 “建

构”不仅是 “个人的知识建构”，还是两个及以

上个体间的 “知识的社会共建”。第四，对话是

交互学习的特征。知识的变化来源于相互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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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断的互动，同伴的不同视角、指导和挑

战，将以循环动态的方式共同提升和扩展彼此的

知识。学习者通过交互学习不仅对知识形成最深

刻的理解，还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创新创造。与其

他三种认知参与活动相比，这是最高层次的学习

水平。通常来说，高级模式的知识变化过程从属

于低级模式的知识变化过程，就像高级模式的行

为包含低级模式的行为一样。［９］２２６这种层级结构

还厘清了不同学习方式的深浅差异，即被动学习

和主动学习属于浅层学习，建构学习和交互学习

则属于深度学习。

（二）“小先生制”：百年教学理论与方法的

当代教育心理学阐释

“小先生制”的价值意蕴远不止百年前在普

及教育中所取得的亮眼成绩，更体现在其思想主

张虽历经时代更迭，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即知即传人” “教人去教人” “以教人者教己”

所蕴含的知识传递逻辑与协同实践机制，超前契

合２１世纪对尊重儿童主体性、激活学习内驱力

及促进深度参与等理念的倡导。其中，“以教人

者教己”是陶行知归纳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学理：

“‘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之亲切。为教而学必

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

白，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３］４８这一论

述从知识输入、内化与输出的角度，揭示了 “小

先生制”的学习机理。小先生在教人之前对知识

的预先掌握，是一种由 “输出”目标倒逼 “输

入”质量的自学过程。随着个人认知逐步深化，

教学互动也自然生发。小先生通过输出巩固认

知，同伴则在输入中获取新知、激活旧知。这一

“教学相长”的运行机制，进一步丰富了 “小先

生制”的教学意蕴。它不仅引导学生的学习从表

层认知走向深度内化，更促使其在 “教人”与

“学己”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全面发展。

从教与学的关系角度讲，教学过程本质上是

学生的学习过程。［１０］教与学不是彼此割裂的存

在，而是教育过程中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体。小

先生在践行 “即知即传人”的原则，承担 “教人

去教人”的职责时，不仅要主动学习知识，还要

向他人输出知识，并通过与小孩子、大孩子乃至

大人的互动实践，不断创造新知识与产生新价

值。任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都要落脚

到学生的学习体验上。因此，着眼于 “小先生

制”如何促成学习真实发生、助力学生自我赋

能，既是洞悉其教学意蕴的关键切口，也是推动

其在当代课堂创新应用的重要抓手。

若以 “ＩＣＡＰ框架”审视 “小先生制”背后

所遵循的学习机理，不难发现，这一过程已然含

有主动学习、建构学习、交互学习等有助于提高

学生学习效果的行为模式。“守知奴”和 “书呆

子”作为被动学习的具象化写照，停留在静态、

单向接收的学习状态，缺乏主动建构与协同转化

知识的意识和能力。为此，陶行知率先发起 “小

先生运动”，呼吁小孩子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

小学生，做即知即传、自觉觉人的小先生。一方

面，追求真理必须自动求学，自动就是小孩自己

干，自己教自己。“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

自发的行动。自发的行动是自然而然的原始行

动，可以不学而能。”［５］４４５它有别于今日带有机械

式、程序化特征的 “自动”概念。“自觉的行动，

需要适当的培养而后可以实现。”［５］４４５陶行知尤为

注重培养自动力，坚信 “生活、工作、学习倘使

都能自动，则教育之收效定能事半功倍”［５］４４５。

尽管这些具体表述未必完全符合今天的学术规

范，但其所强调的 “自觉”和 “自动”，与当代

学习科学提高学习者参与度、激活学习内驱力等

主张遥相呼应。另一方面，追求真理需要即知即

传，才能自觉觉人。因此，小先生不仅要自动求

学，更要主动承担教人的职责，在 “来者不拒，

不能来者送上门去”的实践中激活旧知、获取新

知，推动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在 “以教人者

教己”的互动中，实现学习效果的倍增。

主动学习虽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成效，但

仍属于浅层学习，深度和复杂度均较低。［１１］陶行

知在倡导学生自动，启发学生自觉的同时，还主

张 “必须重提要着重创造”［５］５４２，强调释放儿童

与生俱来的创造潜能。因此，“小先生制”的教

学意蕴远不止于复述或重组知识，更在于通过真

实的行动参与，实现对知识的能动建构和意义生

成。生成作为建构学习的特征，要求学习者基于

给定的材料，形成具有新价值的认知结果。这种

额外输出与 “教学做合一”中的 “做”所追求的

“新价值之产生”具有逻辑相通性。“由行动而发

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这就是创造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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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３］６１０，可是 “单独的行动，也是不能创造的”［３］６１２。

真正的创造不应止步于 “个人的知识建构”，而

应通过主体间的 “联合自动”，最终走向 “知识

的社会共建”。交互学习作为最高层次的认知参

与活动，强调两个及以上个体共同发起、相互促

进的联合对话。“在对话中互动的个体可以参与

单独或联合的对话模式，但只有联合模式才是真

正的互动。”［９］２２６联合对话往往发生在集体中，安

徽公学、晓庄学校、工学团、共学处、生活教育

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均是这一集体的具

象化呈现。在陶行知看来，中国儿童最需要的是

“联合自动”的机会，亟须能够带领全体小孩子

及时代落伍的成人共同进步的办法。为此，“小

先生制”在儿童工学团中应运而生。工学团就是

由小先生组织起来的 “小先生团”，这种团体是

必要的。陶行知指出，一方面，小先生作为前进

的小孩，必须过一过集团生活，才能依据 “即知

即传人”的原则，引导别人去过同样的生活；另

一方面，小先生在社会上活动的时候，必定会遇

到许多问题，有的要共同讨论才能了解，有的要

共同行动才能解决。［３］９０６因此，小先生不能单打

独斗，“必须组织小先生团”［３］９０７，汇聚集体之力

共同行动。

三、转化与发展：“小先生制”的当代演进

及其路径探索

随着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与核心素养培育的持

续深化，我国教育需求已从 “有学上”转向 “上

好学”。然而，课堂中长期存在的 “学用疏离”

“主体缺位”等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同时，人

工智能正深刻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其与师生的

深度协同正引领课堂教学从 “工具赋能”转向

“认知共生”。［１２］因此，从使命重赋与形态创新的

双重视角出发，探寻 “小先生制”这一中国本土

原创教学理论与方法，同智能技术及现代教育理

念深度融合的复兴之路，意义深远。

（一）使命重赋：从推进教育事业普及到着

眼于学生全面发展

２０世纪上半叶，“小先生制”以星火燎原之

势，迅速覆盖全国并远播海外，最终汇聚成一场

声势浩大的 “小先生运动”。这场以儿童为主体

开展的普及教育实践，以 “知者为师”“能者为

师”等理念为标尺，奉 “即知即传人”“教人去

教人”“以教人者教己”等原创性教学智慧为圭

臬，以 “小先生团”为组织载体，有效纾解了当

时中国因教育经费短缺而造成的师资匮乏、文盲

率居高不下的困境。“小先生制”内在蕴含的

“穷国办大教育”的本土智慧与实践经验，不仅

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育普及事业的强劲

动能，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

的有效路径，对于解决当下诸多教育问题仍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教育已从 “规模扩张”

转向 “高质量发展”，重心也从 “数量覆盖”向

“质量提升”跃迁。回望过去，“小先生制”在特

定历史阶段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已然完成，但其所

蕴含的尊重儿童、理解儿童、解放儿童等思想主

张，至今仍焕发着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立足当

下，随着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与核心素养培育的持

续深化，我国教育需求已从 “有学上”转向 “上

好学”。为此，“小先生制”也要与时俱进，从聚

焦 “数量不足”、推动民众普及的 “小先生运动”

转向着眼于 “质量提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自２０２２年首次提出以

来，已形成以湖北为中心，向外辐射二十多个省

份近千所实验学校的推广格局。在活动标识上，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包括一个会标、一套制式

服装设计、一套小牌子、一面旗帜、一份荣誉证

书、一条横幅和一条绶带。［１３］在培养目标上，

“新时代小先生行动”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全体

学生，赋予其 “小先生”的角色与 “教人去教

人”的职责，鼓励其发扬即知即传、自觉觉人的

能动精神，在 “以教人者教己”的互动中，立志

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 “小先生”，做自觉觉

人、自利利他的 “小先生”，做手脑双挥、知行

合一的 “小先生”，做身心健康、阳光开朗的

“小先生”。［１４］在实践样态上， “新时代小先生行

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以学校为

主阵地，开展 “新时代学校小先生行动”，培养

“教学小先生”和 “生活小先生”。“教学小先生”

以 “即知即传人”为原则，向同伴输出知识，在

“以教人者教己”中深化知识理解，夯实核心素

养，并通过参与 “小先生进课堂展示”，将内化

·９·



于心的所学所感外化于看得见、用得上的能力，

实现从知识积累到知行合一的进阶。课堂之外，

“生活小先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场景中广

泛开展各项实践活动，担任 “烹饪小先生”“烘

焙小先生”“缝纫小先生”“卫生小先生”“应急

小先生” “安全小先生” “低碳小先生”等角

色。［１５］其二，以家庭为基础单元，开展 “新时代

家庭小先生行动”，培养 “家庭小先生”。家长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应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

自觉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涵育丰富的劳动情感、培养扎实的劳动能

力、培育高尚的劳动精神。其三，以社会为广阔

平台，联合博物馆、美术馆 （艺术馆）、文化馆、

图书馆、科技馆、名人馆等社会机构与实践场

所，开展 “新时代社会小先生行动”，培养 “社

会小先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各方联动

引导青少年儿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自觉行动，成

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形态创新：从 “小先生制”到 “教

师—小先生—人工智能师”

西安市庆安初级中学 （以下简称 “庆安初

中”）在其探索形成的以 “课前自主生疑—课中

互动解疑—课后拓展迁移”为教学流程的思维型

课堂模式中，学生被分为Ｎ个小组，实行围坐

式合作学习，采用对子互助、小组捆绑式评价等

方式，实现小团队的共享共进。庆安初中以小先

生为教学支点，推动课堂样态从 “单师课堂”走

向 “双师课堂”，实现 “低进高出、整体提升、

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我们看到，在这所学

校，真心的赞美已经成为这个团队最朴素的语

言，每一个离开学校的学生，都在深深回味曾经

的美好时光；每一个走进学校的教育人，都在细

细品味当下的精彩质量。这就是教育的温

度。”［１６］这些理念及其成效，正是 “小先生制”

依然活跃在当代课堂的有力佐证。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学校教育的主阵地是

课堂。“ＩＣＡＰ框架”从低到高将学习方式分为

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建构学习和交互学习。如

何在课堂中帮助学生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互动参与

的跃升？庆安初中的实践为此提供了可参照的样

本。其着力建构的 “双师课堂”不是当下流行的

班主任＋专任教师、本校教师＋外校教师、人类

教师＋人工智能教师等两位教师主导课堂教学，

而是教师与小先生协同教学。今天，将 “小先生

制”运用于课堂教学的价值意蕴在于，通过赋予

学生 “教”的使命任务，激活其 “学”的内驱

力，并通过与同伴共学互教，不断深化自身思维

的深刻性、灵活性与创造性。因此，持续探索这

一中国本土原创教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深化课堂

教学及育人方式变革仍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人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关系，由单向

交互转向动态生成的双向协作，呈现为一种互为

主体、互促生成的共生形态。在新形态下，‘智’

不再仅仅是 ‘机器’的代名词，而是主要指代具

有多模态感知、推理规划、增强检索与互动生成

等高级能力的可被教育与能够思维的智能体”［１７］。

在此时代背景与现实语境下，如何将人智协同共

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实践？以 “教师—小先生—

人工智能师”为核心载体的 “三师课堂”由此应

运而生。这一课堂教学新样态重新界定了人类教

师、学生和人工智能教师的角色定位及互动结

构，不仅突破了 “师—生”和 “人—机”的二元

结构，还为 “小先生制”走向人智协同共育提供

了可行路径。这一原创性教育经验及实践方案，

其价值意蕴远不止于本土，未来还可能为全球教

育创新提供鲜活的中国样本。具体而言，“三师

课堂”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抓住ＣｈａｔＧＰＴ、ＤｅｅｐＳｅｅｋ等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浪潮，以课堂育人为目标，

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新的要素深度融入教学

过程，形成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人工智能技

术四要素动态融合、协同共生的新型教学生

态。［１８］人工智能赋能课堂，绝非将技术简单叠加

在传统教学环节中，而是突破工具属性的限制，

成为能与师生共学互教的强大伙伴，推动人工智

能在课堂教学中实现由 “工具型嵌入”向 “认知

型协同”的深层跃迁［１２］，建构人智协同共育的

课堂教学新样态。人工智能师通过创造更具综合

性与现实吸引力的课程内容、精准化提升教师教

学效能和个性化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最终服务

于让学生获得更高质量的学习体验，从而实现育

人成效的全面提升。此外，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需以问题为导向，审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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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恰当、安全、高效的结合点。更重要的是，必

须坚持以育人为本，以技术为用，为智能技术的

教育应用划定清晰的伦理边界。

其二，建构多维互动的学习共同体。虽然个

体层面的创造不容忽视，但是在共学互教的情境

中，师生、生生及人机之间的多维互动，往往更

容易带来新的发现和收获。学习共同体不是简单

移植儿童工学团、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等 “小

先生团”的历史形态，而是试图跳出封闭的组织

边界，以细化分类标准为抓手，建构融合师生

（主体间性）与人机 （人智协同）的立体化学习

网络，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成长的有机统

一，让集体智慧与个体潜能协同共生。按照对象

划分，学习共同体包括人际共同体 （师—生／

生—生）和人智共同体 （师—机／生—机／师—

生—机）；依据内容划分，学习共同体包括认知

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实践共同

体；按照场域划分，学习共同体包括班级层面的

以结对或小组为单位的学习共同体，以及学校层

面的跨班级、跨年级学习共同体。

其三，强化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在课堂教

学中，学习者仍然需要教师提供明确而直接的指

导。这是因为，不少研究表明，适时由教师出面

点拨，对学生大有裨益。［９］２２２辅导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教师采用的诸多策略可以理解为通过揭示

或鼓励，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知识。［９］２２３因此，“三

师课堂”在命名顺序上将教师置于首位，既是对

其主导角色的肯定，更是激活学生主体意识和学

习内驱力，实现教学质量整体跃升的首要前提。

虽然 “三师课堂”具有相对固定的运行机制

与教学流程，但在操作时不宜过于机械化。考虑

到 “以某种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思维或模式去定

向课堂是不科学的且极有可能破坏课堂的鲜活

性”［１９］，教师应结合具体教学情境灵活驾驭这一

课堂教学新样态，以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而

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不仅需要掌握与之匹配的程

序性知识，更要兼备解决困难的策略性知识，以

及选择恰当策略的陈述性知识。

“三师课堂”以 “知—行—创”三阶递进式

教学流程为依托，这是具象化呈现教师、小先生

和人工智能师协同育人的核心环节。课堂伊始的

１５分钟 （小学）或２０分钟 （中学），是学生获

取新知、激活旧知的求知阶段。教师在人工智能

师的技术支持下全屏授课，采取讲故事、播视

频、玩游戏、提问题等方式，将知识点拆解为生

动有趣的小模块，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学生在

教师引导下主动学习和建构知识概念、原理及规

律，筑牢认知原点。随后１５分钟是师生，尤其

是生生协作探究、即知即传的实践阶段。学习的

本质在于对话，课堂对话是教育过程的重要交往

方式，承担着知识传递与意义协商的双重功

能。［２０］考虑到 “每位对话者的存储、激活、整合

与推理过程都将受益于同伴提供的详细说明、反

馈、建议和观点”［９］２２６，学生应在主动表达中建

构积极的自我认同，并通过与同伴开展高频次、

建构性对话，实现知识内化与迁移。学生通过担

任小先生深度参与课堂教学，在合作学习中锤炼

“思考的深刻性、完整性与合理性，推动思维能

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２１］。与此同时，教

师应将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一方面，鼓励学有余力的小先生帮助基础薄弱的

学生弥补知识盲区；另一方面，引导小先生从同

伴反馈中，即时修正和完善知识结构。小组达成

共识后，由小先生代表向全班汇报合作探究成

果。这一过程是集体智慧的呈现，有助于小先生

在展示性表达中塑造理性思考、追求真理的人格

特质。教师、人工智能师和其他同学可以即时提

问、补充见解，共同营造 “师—生—机”多维互

动的活跃课堂氛围。最后１０分钟是迁移创新、

学用一体的创造阶段。教师通过可视化呈现与人

工智能师交互式问答，帮助学生查漏补缺，鼓励

其以班级、年级为组织单元开展跨学科协同探

究，将知识转化为综合能力，最终沉淀为适应终

身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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